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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以和平进程  

 

中东权力格局转换对阿以和平进程的影响＊  
 

赵 葆 珉 

 
摘    要：冷战结束后，以色列维持了在中东政治和阿以和平进程中的强势地位，这种地位是冷战后美

国在中东独霸地位的单极格局所决定的。全球金融危机的蔓延与伊拉克和阿富汗问题久拖不决消耗了美

国霸权赖以生存的硬实力与软实力，奥巴马政府不得不调整政策，转而在阿以之间寻求更加平衡的中东

政策，以色列自“9·11”以来的战略优势期恐将终结。随着中东格局由美国单极独霸格局向美、欧、俄、

中、印以及伊朗、以色列、沙特、埃及、土耳其等地区大国构成的多元权力格局的演化，政治优势开始

向阿拉伯—伊斯兰世界倾斜。在此背景下，以色列、巴勒斯坦和其他阿拉伯国家需转换安全观念，争取

在联合国决议的基础上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阿以和平进程，实现中东持久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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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属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中东伊斯兰地区与国际体系转型研究”

（08JZD0039）的前期成果。 

 
阿以冲突是中东和平进程的主要障碍，也是中东问题的根源之一。公元 2 世纪的大离散结束

了犹太民族主体在巴勒斯坦生存的历史。犹太人流散在世界各地，成为没有领土的民族。二战结

束前，欧洲在近一千年的时间里对犹太人的歧视、排斥与残害迫使其寻找属于自己的家园。但战

后锡安主义者的悲剧在于，当时犹太人无论选择在哪里建国，都可能会激起战争与冲突。 
相比以千年为经纬的中东历史，锡安主义运动与以色列国的历史甚为短暂。“9·11”后，以

色列搭乘美国全球反恐的便车，借助单边行动塑造在巴以冲突与阿以关系中的有利态势。然而，

2008 年以来，随着全球金融危机的蔓延以及伊拉克和阿富汗问题久拖不决，美国实力开始下降，

对以色列的战略与安全环境产生重大影响。奥巴马入主白宫、内塔尼亚胡执政后，以色列生存的

战略基础正在迅速变化，安全形势不容乐观。战后 60 余年美国的超强时代走入历史，一超多强格

局的基础开始动摇，以色列先发制人打击军事战略赖以存在的政治环境进一步恶化。阿以冲突开

始在全新的战略背景下呈现新特点，中东和平进程取得阶段性突破已具备内外部基础。 
 

一、以色列安全形势的变化 
 

以色列自建国以来始终处于充满敌意的阿拉伯邻国的包围之中。小布什执政时期，以色列依托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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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东的反恐战略和强权，以军事强国的姿态屹立在中东地区，多次以胜利者的强势姿态面对阿

拉伯世界，阿以关系特别是巴以关系呈现出明显的非对称性特征。在美国单极体系之下，以色列

在巴以冲突中享有同样的单边行动自由，但这一战略优势在美国霸权急剧衰落、中东伊斯兰大国

实力上升、美国将反恐重点从伊拉克转向阿富汗的大背景下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大国博弈下的

阿以冲突正进入新的历史时期：美以战略纽带正在松弛，阿拉伯世界正重新整合，以色列的主导

性军事实力难以发挥效用，整个中东秩序难以按照以色列的利益和构想运行。 

以色列在某种程度上是西方霸权秩序的产物，锡安主义运动与以色列建国是在英美一脉相承

的西方霸权呵护下实现的。犹太民族走向巴勒斯坦是欧洲残害犹太人长达千年的结果，它更与英

国的殖民利益息息相关。巴勒斯坦地区位于控扼苏伊士运河的战略要冲，又是世界三大宗教发祥

地，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
[1]1

控制该地可将势力范围扩展至中东腹地，可屏障通往印度等东方殖

民地的航道，英国殖民政策的支持就成为锡安主义在巴勒斯坦建国的生命线。战后美国成为支持

以色列政府的主要力量，多次中东战争中美国及时的军事与政治援助是以色列扭转战局或实施先

发制人打击的关键。 
大国权力争夺始终主宰阿以冲突，以色列从无到有、反客为主，立国半个多世纪以来逐渐成

为中东强国。在战后两极格局下，以色列是美国世界战略的一部分，是美国遏制和抗衡苏联的前

沿阵地，以色列的地区战略与美国的全球战略相一致。冷战后美国单极体系的形成和夙敌伊拉克

萨达姆政权遭到多国部队的重创则为以色列安全战略提供了“黄金时期”。但不变的核心事实始终

存在，即以色列是西方中东秩序的产物，其生存不仅取决于该国的努力，更取决于广阔的战略舞

台上难以预知的权力消长。犹太人建立起自己的家园，但仍不能完全掌握自己的命运。 
军事力量支撑着以色列的存在，其面临的最大挑战也根源于此。以色列的建国使阿以矛盾陷

入千年死结。巴勒斯坦是阿拉伯和犹太两个民族共同的家园，“六日战争”期间，犹太人通过武力

占领了阿拉伯人的领土，也自动陷入了阿拉伯人的战略重围。
[2]15-20

建国 60 年之后，以色列仍未

能化解与众多阿拉伯国家的历史积怨，从一定意义上说还未成为一个正常国家。在这场持续 60
年的漫长冲突中，以色列没有成为胜利者，战争与暴力手段只是制造了更多敌人，激起了更多仇

恨，导致更多极端势力浮出水面。在周边 3 亿阿拉伯民众的反以仇恨之下，以色列只能依赖暴力、

威慑和修建隔离墙等手段来保障安全。 

以色列的安全很大程度上依托于军事手段，不能摆脱与西方千丝万缕的联系，但西方大国与

以色列的战略利益并非始终保持一致，西方政策的精髓并非为以色列构建一种真正的经济和安全

框架。归根结底，只有当以色列的生存与安全契合西方的中东利益时，西方才会无条件地支持以

色列。以色列在中东的总体实力不容低估，高科技尤其是军事技术先进，国家动员能力强劲，但

这些战术优势不足以抵消战略上的巨大缺陷。过去 60 年以色列以小搏大，以弱搏强，战胜攻取的

行为更像是中东历史的“异数”而非“常态”。奥巴马执政后，一超多强的内涵发生了变化，美国

单极优势逐步丧失，大国力量对比在全球与中东层次更为均衡，预示着构成以色列生存和强盛的

战略背景正在流失。随着奥巴马中东政策的调整，尤其随着美国反恐主战场的东移，以色列可能

陷入较为不利的战略孤立境地。
[3]19-20

 

 
二、美以战略准联盟的内涵出现变化 

 
自以色列建国以来，美以特殊关系或者说“战略准联盟关系”，始终是其对外战略的基石。然

而，随着奥巴马政府重新奉行多边外交，重视同伊斯兰国家的对话与交流，美以战略契合局面正



 70

在被打破。美国中东政策与英帝国一脉相承，始终与阿以冲突纠缠在一起。美国在阿以冲突中偏

袒以色列，不惜将部分阿拉伯国家视为敌人，这与美国犹太人院外集团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分

不开。奥巴马新政府的巴以政策正在由对以色列的纵容、偏袒向在巴以之间寻求更为超然的地位

倾斜，而两国对待伊朗的政策也出现广泛偏差，美以准联盟的战略纽带正在松解。 
1．美以对巴勒斯坦政策的分歧 
冷战后，美国巴以政策一开始就打上了“扶以抑巴”的烙印，对以色列的偏袒是美国中东困

境的根源之一。美国军事战略的首要目标，是在垄断全球霸权的基础上维持地区均势，促进有利

于美国的长期稳定。
[4]
建立有利于美国的地区力量均势是大国维护地区稳定的基本原则，是比偏

袒以色列更为重要的目标。而美国的巴以政策始终被冷战惯性思维和党派权力争夺所左右，将伊

斯兰世界推向对立面。海湾战争后，美国走上了同时遏制伊朗和伊拉克的道路，美国在中东的战

线因此拉长。2003 年伊拉克战争更迭了萨达姆政权，伊朗的地缘政治地位却得以加强，而美国则

陷入了伊拉克游击战泥沼。美国的中东政策似乎一直都在为以色列火中取栗。  

美以准联盟正在显现裂痕。萨达姆政权不复存在，伊朗作为真正的中东大国脱颖而出，成为

美国在该地区的战略对手。经过布什 8 年的长期混乱与政策失误之后，美国的中东政策开始聚焦

伊朗。奥巴马新政府的目标是构建地区安全屏障以遏制伊朗，而不在乎伊朗是否拥有核武器。美

国在巴以冲突中持双重标准，使伊朗能够通过参与阿以和平进程争取部分阿拉伯国家的支持。由

于力量削弱、战线拉长，美国必须兼顾盟友以色列的安全诉求，同时安抚伊斯兰世界的核心国家。

奥巴马迫切需要实现巴以和平，以此促成阿以之间的和解，以打乱伊朗的战略布局，这意味着承

认在以色列的旁边建立一个巴勒斯坦国。 
以色列是美国在中东背负的“十字架”。在与小国以色列的关系中，美国曾投入了过多的资源，

违背了利益至上的原则。以色列不只是美国中东战略的棋子，美国的支持超越战略利益与石油，

有着深刻的宗教、文化和制度背景。没有美国的外交庇护以及军备上的近乎直接援助，以色列就

很难维持今天的战略优势，但美国支持以色列是以牺牲与伊斯兰世界的关系为代价的。今天的以

色列已成为美国中东政策的“负资产”，继续无节制地偏袒以色列可能成为压垮美国中东政策的

“最后一根稻草”。美国全球与中东霸权的战线已全面吃紧，它必须节制而谨慎地使用力量。 

内塔尼亚胡上任伊始，以色列拒绝接受巴勒斯坦建国，导致美以之间出现潜在冲突。在奥巴

马与内塔尼亚胡的初次会谈中，双方就如何看待巴以冲突，各执己见。奥巴马政府已显示出对以

色列采取强硬姿态的迹象，坚称以色列必须容许建立一个独立的巴勒斯坦国，支持以“两国方案”

解决巴以冲突。
[5]
美国不会容忍以色列的行动妨碍旨在安抚伊斯兰世界的大战略，这将与以色列

的战略利益背道而驰，美以对巴勒斯坦政策的分歧已经暴露出来。 
2. 美以对伊朗政策的差异 

伊朗在中东地缘政治中扮演着特殊的角色。在冷战背景下，伊朗巴列维王朝与以色列成为美

国中东政策的支柱，伊朗需要与阿拉伯国家处于战争状态的以色列。但基于宗教感情，巴列维王

朝拒绝承认以色列。1979 年伊朗伊斯兰革命后，伊朗脱离美国的战略轨道，扛起“反美、反以”

大旗，充当伊斯兰世界的领袖。伊朗的目标是利用伊斯兰教的共同纽带，争取阿拉伯国家的支持，

打破战略上的孤立状态。冷战后特别是 2003 年伊拉克战争之后，苏联、伊拉克萨达姆政权和阿富

汗塔利班政权均不复存在，对伊朗国家安全构成重大影响的周边邻国实力下降，伊朗在中东的地

位上升。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真主党和巴勒斯坦哈马斯的力量隐然聚集在伊朗周围。
[6]30

 

伊朗伊斯兰革命改变了中东格局，奠定了伊朗地区大国的独立地位。今天伊朗则以这种独立

性为基础,在中东格局转型时期，借阿以问题拓展和平发展的机运。反犹主义是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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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是团结民众最有效的政治工具，同时也具有外交战略意义。在美国对

伊朗紧缩战略包围的情况下，谴责以色列就成为伊朗刺激反美、反以势力，化解自身压力、突破

美国孤立遏制的外交利器。内贾德连任后，伊朗外交趋于强硬，公开支持哈马斯与黎巴嫩真主党

同美以对抗，在一盘散沙的伊斯兰世界树立了威信。如果中东以外任何国家与伊朗追求的长期目

标相抵触，则任何支配力量都难以实现中东的稳定。 

美以准联盟对伊朗政策也存在分歧，不同的战略目标是这一分歧的深层原因。伊朗对美国的

国家安全难以构成直接威胁，美国遏制伊朗是其全球战略的产物。在冷战后单极世界战略下，遏

制地区强国是美国全球战略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而对以色列来说，伊朗是直接的、现实的威胁，

伊朗获取大国地位将成为以色列的梦魇。美国因金融危机元气大伤，总体实力衰弱；美军正在阿

富汗、伊拉克与巴基斯坦同伊斯兰极端分子作战，需要收缩战线，避免四面树敌。美国不得不从

全面遏制伊朗的僵硬立场退却。为稳定中东秩序与伊朗寻求妥协，美国别无选择。而伊朗地区威

望的提升势必会重挫以色列。 
美对伊朗政策的目标是：以对话消除分歧，两国长达 30 年的敌对关系开始软化。2009 年 5

月，兰德公司报告认为，伊朗政权在领土和意识形态上不是扩张主义者，敦促对伊朗采取更加务

实的态度。
[7]7 月，国务卿希拉里为对伊接触政策辩护，她说：“我们应该在更多的国家间引入合

作机制，减少竞争，建立一个多伙伴世界。”
[8]
希拉里同时为美国对“伊核问题”的立场预留退路，

声称如果伊朗不终止核计划，美国将扩大对海湾国家的核保护伞。
[9]
美国衰落留下的权力真空使

美国与伊朗在中东秩序中有妥协的空间。承认伊朗的地区大国地位、甚至核大国地位，是美国化

解中东困境的关键。相比之下，以色列则强调必须对伊朗采取强硬立场，实际上延续了进攻思路。 
3. 以色列战略力量的局限性 

经过 60 年血与火的较量，以色列为维护自身安全而诉诸军事手段，但并未实现持久和平的终

极目标。对身处中东困境的以色列来说，过分依赖军事强权并不能给自己带来真正的安全。军事

优势可以打败对手，但不能征服人心。迄今为止，以色列的安全需要与阿拉伯邻国尤其是巴勒斯

坦的利益格格不入。无视伊斯兰世界的民意和感情，以色列恐将难有安全感，走不出阿拉伯民族

复仇的阴影，也不能改变战略上的困境。以色列在阿以冲突中面对的是自身永恒的生存危机。 

历次阿以战争没有给以色列带来更多的安全。以色列缺乏战略纵深，经不起残酷战争的消耗，

也不能支持持久的军事行动，过于依赖先发制人军事打击的僵硬战略，将使以色列陷入生存困境，

尽管以色列军事装备远远先进于周边阿拉伯国家。
[10]319

以色列展示军力的传统方式越来越过时，

其军事设施在面对非常规威胁如恐怖主义打击时常常派不上用场。军事技术的进步和远程打击手

段的出现使以色列国土狭小的缺陷更为突出，而恐怖袭击的方式层出不穷和战术防不胜防也使以

色列在战场上的胜利因民众生活中付出的代价而失色。历次中东战争中所向无敌的武功不能掩盖

对外冒险在战略上走进死胡同的困境。历次中东战争使成千上万的巴勒斯坦人成为无家可归的难

民。犹太人的复国之梦建立在领土冲突和争夺上，正如欧洲千年对犹太人的残害催生了锡安主义

运动，以色列对阿拉伯巴勒斯坦人的剥夺也不可避免地催生巴勒斯坦人的抵抗运动。阿拉伯世界

的真正力量蕴藏在三亿民众与辽阔的疆域之中，这是支撑阿以和谈的力量基础。 

在中东权力竞争中，以色列生存的军事基础正在削弱。以色列国防军在与游击武装的抵抗战

士作战时无能为力，也表现在美国独力顶住整个世界的压力袒护以色列，在军事上打击削弱对手

的时代已一去不返。以色列在中东的军事对手从阿拉伯国家转向以民众和宗教为背景的政治军事

组织。在 2006 年对真主党和 2009 年对哈马斯的战斗中，以色列具有绝对优势，但也仅仅实现了

预期的目标，传统的速战速决、先发制人打击策略不能奏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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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东政治优势正向阿拉伯—伊斯兰世界倾斜 

 
中东正在进入新的时期，几个世纪以来处于支配地位的西方势力影响下降，而本土力量正在

重新显示力量。美国的衰落处于这一世纪性巨变的核心。伊朗和土耳其上升为地区大国，骤然获

得相当的主导空间。而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整体战略处境与冷战后初期相比大为改观，阿拉伯

与广大穆斯林民众可能在共同关切与伊斯兰教的纽带下重新团聚。自近代西方入侵以来，伊斯兰

教将可能第一次成为连接夹在东西方之间这一广阔地带共享的地缘政治纽带。在奥斯曼帝国时代，

土耳其和伊朗曾是地缘政治和宗教敌手。今日土耳其和伊朗的外交出现合流，土耳其外交正在发

生变化，成为中东地区强大的独立力量。两支强大的伊斯兰力量重新出现在中东，与新兴大国的

崛起一道将有利于阿拉伯世界战略背景的提升，冷战结束初期美国与以色列在中东享有的一边倒

的战略优势正在被冲销。逊尼派土耳其与什叶派伊朗的伊斯兰联合力量将可能逐渐填补美国霸权

衰落留下的权力真空，以色列战略优势恐将逐步丧失。 

1. 美国中东霸权的衰落 

美国霸权体制走向衰败，成为一种渐渐消失的历史存在。新的世界秩序正由美国单极独霸向

大国多极协作演化，“一超多强”格局更加明显。金融危机是这个大转型时代的标志性事件，它

是美国经济、政治和军事领域深刻的结构性衰落的产物，靠透支消费支撑帝国能力的时代正在终

结。金融危机不但预示着美国经济权力旁落，更是国际权力格局转变的强烈讯息。美国霸权衰落

将从根本上改变中东权力版图，冷战时期形成的美以准联盟在这一力量巨变的冲击下不断变形。 

美国战略收缩将削弱以色列在中东的实力地位。美国全球战略的重心开始从中东转向中亚和

亚太，为避免中东政策牵制全球战略，奥巴马政府在维系中东主导权的前提下，务实地收缩战线。

由于美国衰落，俄、欧、中、印在中东的影响力将上升，地区大国伊朗与土耳其的重要性快速上

升，这种多极体制的巩固将加速美国中东独霸梦碎，影响到区域力量的分化重组。在这一过程中，

巴以问题仍将占据中东问题的核心地位，冲突的双方及大国之间围绕阿以冲突的角力仍在继续。 
2．土耳其正向伊斯兰传统的回归  

冷战后中东格局最为重大的转型已经发生，其影响不仅是大中东地区重新布局，也是更广泛

的东西方力量转移的一部分。苏联解体初期，美国是唯一的超级大国，也是中东唯一的主导力量，

土耳其在美国的单极战略中寻求依托。
[11]314

泛突厥主义回潮是传统的凯末尔主义的延续。尽管迎

合华盛顿的世界战略，土耳其却是在经营自己独特的“势力范围”。随着力量衰落，美国不可能在

世界的遥远地区有效地维持支配地位，美国权力退潮迫使土耳其走上独立发展道路。 

土耳其不再只是美国的盟友。战后在美国秩序中寻求依托的土耳其逐渐成为自主国家，发挥

战略独立性，通过独特的政治优势逐渐在地区舞台上扮演新角色。土耳其的历史和宗教文化资源

开始具有地缘政治的新价值。埃尔多安领导的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 2002 年上台执政，在内政上强

调更多地恪守伊斯兰文化传统，在外交上终结了面向西方的凯末尔主义。
[12]

土耳其与海合会国家

签订安全合作协议，与约旦保持良好合作。土耳其还不顾美国孤立叙利亚的政策，积极扮演叙以

和谈中间人角色；埃尔多安谴责以色列于 2009 年 1 月发动的加沙战争，从而成为“阿拉伯街头”

的新英雄。曾经被压抑的土耳其复兴具有标志性意义，预示着冷战后美以战略优势的拐点。新奥

斯曼主义是美欧衰落的产物，是全球力量变迁的结果，也是这一世纪性力量格局大转换的一部分。

数世纪以来倒向欧美的外交走进死胡同，而发展战略纵深、借助奥斯曼帝国的伊斯兰历史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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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展在伊斯兰世界的外交空间，成为土耳其的战略首选。土耳其加入伊斯兰世界政治大协作，最

终会对美国中东政治主导地位产生制衡，从而也就对以色列的安全环境产生深远而微妙的影响。 

3．阿拉伯世界正走向统一 

长期以来，对以政策差异困扰着阿拉伯国家。冷战后美国单极优势时期，阿拉伯国家难以协

调行动。美国利用埃及、沙特和约旦等国对伊朗势力兴起的忧虑，促使它们与以结成心照不宣的

准联盟，分化阿拉伯世界，确保美以战略优势。而这些阿拉伯国家则陷入两难境地：既不能站在

抵抗力量一边，也不能站在以色列一边，被迫在国家利益与民意之间保持艰难平衡，被指为保守

妥协的化身，受到内外多种激进力量的夹击，而伊朗与伊斯兰激进势力则成为阿拉伯—伊斯兰世

界抵抗运动的中流砥柱。阿以矛盾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 1991 年海湾战争爆发以来阿拉伯国家的内

部矛盾。
[13]487-507

 

以色列面临的最大生存危机，是阿拉伯国家利益与穆斯林民意的合流。随着中东格局由美国

单极主导向区域自决演化，阿拉伯民众与政府在反以问题上的差异逐步缩小。阿拉伯国家政府与

社会的利益融为一体。随着美国权势的削弱与美、欧、俄、中、印、沙特、埃及、伊朗和土耳其

多元权力构造的形成，中东将出现区域强权相互制衡的局面。埃及与海合会国家将会在地区合作

与多边制衡的大框架下寻求安全与外交依托。摆脱了美国的牵制，这些国家有可能在伊斯兰文化

的基础上与伊朗实现历史性和解，将阿拉伯—伊斯兰世界融为一体，尽管这种融合的过程将是极

其漫长和艰难的。 
因美国推行“大中东民主计划”之故，阿拉伯国家部分激进势力已通过选举进入多国政治体

系，更多地以现存政治的异己力量存在，拥有强烈的使命感和强大的政治动员能力。阿拉伯国家

政府疏远美国、顺应国内民众出于民族和宗教感情的反以立场，可以转移此一激进政治力量的锋

芒，避免民众指责政府软弱无能。 
 

四、结语 
 
如全球秩序的演变一样，新中东正在浮现，它与以色列一厢情愿的战略构想——维护巴以之

间的非对称性权力关系存在较大差异。由于美国缓慢衰落，中东将维系基本的战略平衡，局势不

太可能严重失衡。确保以色列安全仍会是美国中东政策的目标之一，美国仍会是唯一可对以色列

施加有效影响的国家，并继续主导中东问题的解决立场及其途径。但美国越来越缺乏力量维持四

面出击的单极战略，再也没有力量与阿拉伯—伊斯兰世界为敌，偏袒以色列。美国在多边力量的

协作中行使主导地位的时代即将到来。 
对于中东地区的多边关系而言，今后一段时间将是格局调整期和过渡期。美国霸权逐渐式微，

而中东伊斯兰大国如沙特、埃及、伊朗、土耳其的复兴将成为团聚地区力量的中流砥柱。阿拉伯

世界将可能变得更加团结。海合会国家与埃及、约旦等以逊尼派为主的国家，将会逐渐摆脱对美

国的依赖，在地区协作中寻找依托。海湾阿拉伯国家凭借强大的金融力量，可能致力于实现阿拉

伯民族的整体利益。美、欧、俄、中、印等大国与地区力量组合与制衡，形成一张平衡而稳固的

中东权力版图，一个基础广泛的、以伊斯兰文化和价值观为纽带的区域联盟维持秩序，将是一种

更为稳妥而理想的选择。 
以色列单边优势是美国霸权的附属物，其战略形势逆转根源于对美国的战略性依赖。以色列

在这一世纪性变局中缺乏主宰自己命运的国家独立性，加之政治生态变幻莫测，可能也缺乏必要

的国家意志施行妥协战略，但在中东和平进程问题上调整外交政策似乎是形势所需。正如一个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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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分裂的巴勒斯坦无法单独面对以色列一样，一个相对孱弱的以色列也无法单独面对伊斯兰世

界的联合力量。以色列的真正战略危机是美国在中东霸权的衰弱。因此，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以及

其他阿拉伯国家应作出妥协，抓住战略机遇期，争取在联合国决议的基础上，依靠多边舞台，实

现公正持久的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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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ddle East Power Pattern’s Impact on Arab-Israeli Peace Process  
 

ZHAO  Baomin 
 

Abstract  After the Cold War, Israel has maintained its strong position in the Middle East politics and 
Arab-Israeli peace process which was driven by US hegemony in the Middle East and its unipolar power. 
The spread of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and the Iraq and Afghanistan problems have been consuming US 
hard and soft powers,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has to adjust US policy to seek a more balanced Middle 
East policy within Arabs and Israelis, and Israeli strategic advantage period since 9/11 will end. With the 
Middle East power pattern translating from US unilateral hegemony to multipolar pattern consisted of 
US, Europe, Russia, China, India, Iran, Israel, Saudi Arabia, Egypt, Turkey and other regional powers, 
the advantages began to tilt to the Arab-Islamic world. In this context, Israel, Palestine and the other 
Arab countries should change their security concepts, participate in the Arab-Israeli peace process on the 
basis of UN resolutions, and achieve lasting peace in the Middle East. 
Key Words  Middle East Peace Process; Power Pattern; US Middle East Policy; Arab-Israeli Re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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